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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生境界到生态意识----王阳明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论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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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良知的条理实际上有先验和后得的区别。先验的条理，指人先天本有的分别不同差等而居之的先验倾向。事物的

差别，是人所面对的一个先在的事实，是人的本体性存在的重要方面，对事物差等的分别是人的理性的固有本能。这

种倾向和本能，在后天经验的作用下，积累于个体心中，并在其中分出价值性的、知识性的不同方面，变为人的理性

的内在结构，这是后得的条理。后得的条理往往有速捷、直接的优越性，它不是对当下发生的事进行推论和思索，而

是诉诸人的心灵的内在结构。王阳明曾说：“良知只是一个，随他发现流行处，当下具足，更无去来，不须假借，然

其发现流行处，却自有轻重厚薄、毫发不容增减者，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。”（《传习录》中）结合王阳明一生的经

历看，他是在数次性命交关、生死博斗的大事变中，心灵得到极大震撼，良知中的储存经过检证、调整、比照、定型

等步骤确定下来的。他的结论实际上是，先验的条理是人人皆同的，但后得的条理中价值次序的安排是个体性的，人

人殊异的。这就在肯定一体之仁这个价值总体的同时，肯定个人不同的价值观，人人皆诉诸自己“良知上自然的条

理”。在环境伦理学上，共识只是一些总的原则，在具体应用中，肯认何种价值，反对何种价值，便是无法取得共识

的。在阳明的良知结构中，一方面就价值趋向说，良知是“一体之仁”，这是它的“当下具足、更无去来，不须假

借”处。另一方面，当它表现为具体条理时，又有价值安排的合理性，所谓“天然自有之中”。这个中是方向性的，

它制约着行为个体的价值选择。 

  按王阳明以上说法，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具有直觉的性质。王阳明的晚年化境，弟子王龙溪有“开口即得本

心，不用假借凑泊，如赤日当空，万象毕照”的描述。此境界全靠精进不已，道德与知识互相促进，集一生之学思成

果而后得。这些成果凝定、转化为价值上的条理，并以直觉方法表现出来。这种思想方法所包含的睿识是，由道德和

知识凝定为价值，价值在指导具体行为时落实为自然的条理。王阳明的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如果加以诠释和引申，

可以说，它包含着“自然的人化”和“人的自然化”二个方向。 “自然的人化”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把价值、美

等人类文化的成果赋予自然，使自然在保有了这些品格之后和人成为一体，以价值系统和美的形态的参与人类的生活

实践。它扩大了自然的内涵，使人不仅在社会本身，同时在自然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本质。自然不再是人的异己之物，

而是人抒发感怀，寄托情志的对象。自然的人化将人的道德情感注入自然，使自然内在化，感性化，成为大我的有机

构成成分。王阳明的“大人者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。”这种一体者就是即道德即自然的存在。 

  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将这种即道德即自然的存在转化为经验性的殊相，将由历史塑造和积淀成的人的精神整体

还原为各个经验领域的实然存在。这是在总体和个体的相互映照中反映出的人的特性。这可以说是“人的自然化”。

“人的自然化”由主体的睿智将一体之仁这种精神、襟怀转化为自然界中的具体物。具体化原则就是呈现原则。在呈

现中将方向伦理化为具体规范，将一体之仁之精诚恻怛化为自然感情。这并没有放弃总的伦理精神，但将它具体化

了。在具体化中，德性与知性重新合而为一。从思维方法上说，一体之仁是睿智界的，是一种总的精神，它没有知识

的介入。但它具体化为经验中的事物时，由于具体事物的主客对列性而有知识活动的加入。知识活动由个别中的显性

到一体之仁中的隐性再到具体化的显性，它担当的角色是，吸取具体原则使它供给心中本有的道德意识，由此充养壮

大为一体之仁，在由一体之仁显现为具体事物时转化为经验知识。当它成为一体之仁的内涵时，它并未消失，只是在

一体之仁的精诚恻怛前退隐了。当一体之仁落实为经验物时，知识理性作为它的逻辑内涵重又朗现为一个积极活动因

素。知识与道德的这种激荡辉映与关联正是王阳明良知学说的精义。而在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中表现出来。 

王阳明的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的另一个精义是，这种条理的呈现的直觉的、自然的、当下即是的，不是推证的、逻

辑的、先在拟议或事后追忆的。王阳明的是非判断形式，有理智和直觉两种。他早年强调理智的方式，主张“良知越

思越精明”，而在晚年，良知的反应能力由于一生的磨砺而熟化，王阳明对良知愈益恃任，越来越倾向于良知的直觉

方面。王阳明的这种直觉并非率意的、任性的，而是由他半生惊心动魄的事变中精神活动的各种成分的参与、体证、

积累做基础的。它具有反应速捷、自然天成的特点。但这一点被褒扬阳明早年实地做修养功夫的学派称为“驾空立笼



罩语”，并对此加以批评。 

五、王阳明是否人类中心论者 

  王阳明的“一体之仁”及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在生态哲学上是人类中心论的，还是非人类中心论的？对这个问

题的回答可以分成二个层次。一是就他的精神修养所得说，他是人类中心论的；一是就他的最后归宿及修养所指向的

冲淡、反朴归真说，他是非人类中心的。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真实地集于他的一身。这是因为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中

本来就有有和无两个方面。王阳明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，以人为宇宙间进化最高、最有价值的存在。他常用这一点论

证人既与万物同体，又异于万物。《传习录》载： 

问：“人心与物同体，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，所以谓之同体。若于人便异体了。禽兽草木益远矣，而何谓之同

体？”先生曰：“你只在惑应之机上看，岂但禽兽草木，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，鬼神也与我同体的。”请问。先生

曰：“你看这个天地中间，什么是天地的心？”对曰：“尝闻人是天地的心。”曰：“人又什么叫做心？”对曰：

“只是一个灵明。”“可知充天塞地中间，只有这个灵明，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。我的灵明，便是天地鬼神的主

宰。”  

  “感应之机”指经验事物间的影响。如果把人作为经验事物的一个物体，他的肉体与行为与其他物发生的影响是

机械性的、物质性的。就这一点看，人是宇宙中的一员，没有高贵处可言，这就是“风雨露雷、日月星辰、禽兽草

木、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。……只为同此一气，故能相通。”（《传习录》下）的意义。如果换个视角，从人是宇

宙间进化最高的动物，它有最高级的灵明和最丰富的精神活动形式，它凭它的智力宰制其他物这一点看，它是宇宙的

中心和最高形式。人能通过它特有的精神活动，从伦理的、美学的、目的论的等角度，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体。而人是

这一体中的枢纽、主宰，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看作为人存在，为人取用的。宇宙不仅是人生息于其中，给人提供生活

必需品的服务者，同时是被人比拟、观照、赏玩的对象。人为宇宙立法，宇宙万物只有被动地被人索取和被人改造的

特性，没有内在的价值和与人平等的尊严。这就是王阳明所谓“人是天地的心”。而人能作为天地的心，在于它有高

于一切物的精神活动；即“灵明”。灵明以其主宰性，可以 “制天命而用之”。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。从

这一点说，王阳明是人类中心论的，他的“万物一体”是以人为中心的，他的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也是以与人的亲

疏远近来确定事物的价值差等的。 

  但王阳明的修养极致是与宇宙万物的自然而为一，是襟怀的冲淡和人格的返朴归真。这是他的哲学中的“无”的

方面。王阳明说： 

  仙家说到虚，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？佛氏说到无，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？但虚家说虚，从养生上来；佛

氏说无，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：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，便不是它虚无的本色了，便于本体有障碍。圣人只是

还他良知的本色，更不着些子意在。良知之虚，便是天之太虚；良知之无，便是太虚之无形。日月风雷山川民物，凡

有貌象形色，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。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，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

流行中，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，能作得障碍？  

  良知并非道家的虚和佛家的无。道家佛家“看似不着相，其实看了相”，他们的虚和无因为有现实的目的而违背

了虚和无的原义。儒家的良知之学看似是有，但因与万物的无目的，与自然发用流行中物各付物合一而成为真正的

“无”。良知返归自然，由极绚烂中返归平淡。至此良知的中心地位消解了，返于无中心，人对万物的宰制也因此失

去意义。知识、道德、审美等精神活动的诸多方面因物各付物而归于虚无，人的取用万物也因此改变了意义，变为一

自然活动。这种无不同于庄子坐忘式的无，也不同于佛家禅定的无。而是与万物的自然律动为一，与宇宙的自然和谐

为一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王阳明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。 

  王阳明的这种二相归一正是他的卓越之处。它在生态伦理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，在人格修养的基础上达到对万物

的平等的爱，对万物的价值一视同仁。这是精神境界方面的、洞见睿识方面的。这就是“大人者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

者也”。有了这个境界和襟怀，对万物的爱和对万物内在价值的肯定就不是从功利角度出发，就不以现实事物的改变

为转移。另一方面，从经验事物的角度说，从对体的应用说，人对万物的取用是以人的价值观为转移的，这种价值观

是因人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心理积淀而有，并且自然展开为内心的价值结构和价值次序，在人取用万物中起范导作

用。这就是“良知上自然的条理”。将二者结合起来，在前者的基础上推出后者，由人生境界进行到生态意识，克服

现代生态理论中种种偏颇和违反人道的意见，这就是王阳明为我们思考环境伦理问题提供的有意义的借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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